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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柄刻刀、一把铁锤，在
光滑坚硬的瓷釉表面历经成千
上万次轻敲细凿，山水意境、
花鸟情态便栩栩如生地跃然于
瓷上，既有笔墨韵味，又具浮
雕质感。这便是被誉为瓷器上

“刺绣”的青城刻瓷，一项扎根
呼和浩特、传承两百余年的内
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作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王建永数十年如一日以刀为
笔，以瓷为纸，在瓷与刀的碰
撞中坚守匠心，使这项古老技
艺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新生。

青城刻瓷的历史可追溯至
秦汉时期。当时“剥凿瓷釉”
的“剥玉”技法，便是刻瓷艺
术的雏形。魏晋以后，陶瓷业
日渐繁荣，帝王官宦与文人墨
客希望将诗文书画永久留存于
瓷器之上，匠人遂在瓷坯上以
直刀单线刻出轮廓，形成最初
的刻瓷形态。至清朝初期，刻
瓷逐渐发展为独立装饰艺术。
民间出现专门刻瓷行当，虽以
平刻为主、表现力有限，却为
技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乾隆后期，经济繁荣催生了艺
术热潮，宫廷造办处的设立促
使刻瓷技艺得以精进，匠人已
能在瓷板、器皿上雕刻山水花
鸟，作品栩栩如生，成为当时
备受推崇的工艺品。

进入二十世纪，刻瓷艺术
虽在中原地区广泛流传，但战
乱频发让这项技艺一度濒临失
传。近几十年，随着文化保护
意识的提升与对外交流的扩
大，刻瓷艺术重获生机，而青
城刻瓷在两百年的传承中，逐
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刀法粗犷豪
放、刻层深厚饱满、色彩浓烈鲜明，既融入
了北方地域的雄浑气质，又承载着青城风貌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记录时代发展的
艺术载体。2007年，青城刻瓷被列入内蒙古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项古老
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坚实保障。

王建永坦言，刻瓷是一门考验耐心与功
底的技艺。烧制后的瓷器釉面坚硬光滑，雕
刻时需用特制刻刀、錾子，以锤子控制力度
轻敲游走，稍有不慎便会崩瓷，整个作品前
功尽弃。初学刻瓷时，因不熟悉瓷釉习性，
他的手指磨出厚茧，刻坏的瓷盘堆积如山。
为精进技艺，他反复琢磨，还专程前往山东
淄博、江西景德镇等地探访瓷窑，深入了解
不同瓷釉的厚度与特性。

“刻瓷最难的是表现光影明暗，没有现
成的色彩可依，全靠凿刻的轻重、落点的
疏密来营造层次。”王建永介绍，从山水的
虚实意境到人物的神情细节，每一处都需
要手、眼、心高度合一，不骄不躁、心无
杂念。历经数十年磨练，他的作品已达到

“触有手感，观有笔墨”的境界，人物、山
水、花鸟等皆可“绣”于瓷上，既延续传
统艺术的韵味，又透出现代审美气息。

在坚守传统技法的同时，王建永更注
重技艺的传承与创新。2007年，他创办培
训中心，专注于刻瓷等传统手工艺品的开
发、研究与教学。多年来，他坚信“传承
非遗要从娃娃抓起”，将大量时间精力投入
校园与社区的技艺传播。“刻瓷不仅是艺术
创作，更是一种成长教育。”王建永说，学
习刻瓷能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审美力与创
造力，锻炼手眼协调和精细动作能力，而
作品完成后的成就感，还能让学生在学习
中更专注、更细心、更有耐心。

如今，王建永的培训中心已培养出大批
热爱传统手工艺的人才，不少学生在接触刻
瓷后，深深爱上了这项古老技艺。他还不断
探索刻瓷艺术的创新表达，将现代设计理念
融入创作，让作品既保留传统韵味，又贴合
当代生活场景，吸引更多年轻人愿意了解、
接受刻瓷艺术。“每一件刻瓷作品都凝结着
时光与匠心，留住刻瓷技艺，就是留住一段
历史，传承一种文化。”王建永说。

在王建永的刻刀下，冰冷的瓷器被赋
予温度与灵魂，传承两百余年的青城刻瓷
技艺，正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在新
时代绽放出璀璨光彩。

环球人物

在北京城，“面人郎”这门手艺
已经传承了近百年。“面人”是指用
面团塑造人物的技艺，而“郎”是
创立传承这门手艺的家族姓氏。从
郎绍安到郎志春，再到郎佳子彧，
三代人用指尖揉捏着时代的变迁。
一团普通的食用面团，在他们手
中，被赋予了审美的灵魂，承载起
一个家族、一门技艺与整个社会变
迁的复杂叙事。

祖辈传承下来的根脉

郎佳子彧坐在工作室里，他身
高一米九，指尖揉捏着一小块彩色
的面团，这是他最熟悉的东西。郎
佳子彧对面塑最初的记忆，要回溯
到童年时代父亲郎志春那张堆满工
具的工作台。

“面人郎”的传奇始于爷爷郎绍
安。作为创始人，郎绍安以逼真细腻
的风格奠定了“面人郎”的艺术基
调。1953年，他远赴伦敦展览会献
艺，将中国民间艺术的精妙展示给世
界。他的代表作《玉米蝈蝈》，取材
于最普通的田间景象，玉米叶的脉络
与蝈蝈腿上的细刺皆纤毫毕现。

手艺传到父亲郎志春——郎绍
安的第九个孩子手上时，“面人郎”
的生存却遭遇了一段漫长的低谷期。

“至少有 10 年时间，面人是没
法卖的。没有了市场，也没有了围
观者。”郎佳子彧在采访中平静地
说，在那段无人喝彩的岁月里，父
亲郎志春的选择是用自己其他工作
的收入，支撑着一个私人展馆，不
断从社会上收集、赎回自己的旧作。

“他做完作品就把它放到柜子
里，有七八百件作品。”这是一种在
寂寞中的坚守。郎志春曾对儿子坦
言，他这么做，就是想让他看到，

“即便没有闪光灯，没有人观看，他
还是选择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这
种行为本身，比任何言语都有力量。

对于郎志春而言，“面人郎”的
传承是一份本能的责任。“我爸是爷
爷最小的孩子，在我爸前面出生的
孩子都没有从事捏面人的行当，到
我这里是第三代，这一代除了我也
没有别人做这个……”郎佳子彧
说，这种“断代”的潜在风险，让
父亲的坚守显得尤为宝贵。

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传
承的种子被悄然播下。郎佳子彧的
童年浸润在面塑的世界里，但并非
是那种强制性的训练。“它是一种家
庭的生活习惯，”他回忆道，幼时跟
着父亲捏面人，其实 99%以上的时
间都是快乐自在的，“比如，就跟你
们家喜欢一起去打羽毛球一样。”父
亲从未对他说过“我希望你以后做
这个”，而是用行动影响：只要儿子
在看，哪怕手里的作品快做完了，
他也会放下，重新开始制作，只为
让他完整观摩到制作过程。

这种无言的教导，比任何说教
都更深入骨髓。郎佳子彧3岁时就在
父亲指点下捏出兔子、猪等小动物，
到12岁时，已经可以独立创作完整
作品了。然而，当郎佳子彧大学毕
业，决心投身这门手艺时，深知其中
艰辛的父亲却出人意料地劝阻他。

“他一方面是我的师傅，希望我
能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又是我爸，
不希望儿子走上一条不挣钱的路。”
郎佳子彧理解父亲的矛盾。父亲甚
至为他找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希望
儿子能有一条更稳妥的人生之路。

从“不服气”到“使命”

郎佳子彧最终选择在“面人
郎”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可追溯
至童年的一种“不服气”。

小学课堂上的自我介绍是他最

初的“战场”。“同样是特长，说会
弹钢琴和会捏面人，得到的同学反
馈截然不同。”这种落差感让他不
解，“为什么提到中国传统的东西，
大家都觉得有点土？”前一夜，父亲
可能还在讲爷爷与梅兰芳、冰心等
文化名流的交往；第二天回到学
校，他却要面对同学们对面人话题
的冷眼。这种巨大的落差，造就了
他“不服气”的性格。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处在一种
想证明自己的心态中。”他想向所有
人证明，“我做面人也会做得很好。”

契机在高三时到来。华纳音乐
的工作人员找到他，请他为方大同
的专辑《回到未来》发布会制作一
个“大同牌时光机”面塑，报酬
3000 元。“他们没有因为我是个高
中生而轻视我，反而非常尊重我。”
郎佳子彧回忆道，这份认可，证明
了这门古老手艺在当代商业社会中
依然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被需
要、被尊重。他清楚记得那个时
刻 ：“2012 年 底 某 天 的 高 三 课 堂
上，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华纳音
乐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这通电
话，将他从课堂直接带到了方大同

《回到未来》的专辑发布会现场，共
同完成了那件“大同牌时光机”。

大学期间，借助“非遗进校
园”的东风，郎佳子彧通过在外教
授面塑课程，获得了远超同龄人的
收入。然而，真正的转折点来自于
一次死亡的启示。他最崇拜的篮球
偶像科比突然离世。“当时给我的触
动很大，我觉得我也可能会死。不
能犹豫了，想做什么就要去干。”这
让他下定决心，立刻开始创业。

郎佳子彧注册了公司，从教授
课程的“以时间换钱”模式，转向
了更具挑战性的内容创作。“我就想
每次做不一样的东西，不能像流水
线一样生产以前的东西。”他不愿做
一个重复生产的工匠，而要成为一
名不断创新的艺术家。

在“悬崖边跳舞”的创作

郎佳子彧的创作状态，被他形
容为“在悬崖边跳舞”。

“面干得特别快，而且不能修
改。面塑的最大特点是造型和色彩两
步并作一步走……给制作者的容错
空间很小。”他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
活动，“可能大家看你坐在那儿俩小
时没咋动，其实你心里已经跳过无数
次‘悬崖’了。”这种极致的专注，
正是他追求的“心流”体验。他进一
步解释道：“举个例子，面人的头部
跟身体做连接的时候，如果没把握
好，那前面的功夫就全白费了。”

“我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做出来
了，做完之后，就觉得自己是天下
最牛的人。”这种创作完成后的“高
峰体验”和狂喜，是支撑他走下去
的动力。

郎佳子彧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和
爷爷的放在一起对比。两人都捏过

“项羽”，郎佳子彧耗时三日，在项羽
的衣服上捏了13条金龙，工艺繁复
得令人惊叹，自诩“从来没有人能做
到过这么细”。然而当他将作品与爷
爷郎绍安仅用两小时完成的项羽放在
一起时，却感受到了艺术境界的差
距。爷爷的作品虽细节简约，但人物
扎着膀子的磅礴气势，每个线条都充
满张力，而自己的版本虽极尽精致，
却在对比中显得“气势不足”。这样
的对比让他顿悟——比起祖辈，自
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郎绍安创作的“老北京三百六
十行”系列，曾记录下挑夫、车
夫、剃头匠等市井百态。这个系列
是郎佳子彧小时候观摩爷爷的作品
时最喜欢的。现在他从爷爷的“老
北京三百六十行”中获得灵感，创
作新时代的“三百六十行”。

“这是一个民间手工艺，爷爷那

个时代，街头的老百姓都喜欢‘面
人郎’，但为什么现在没有那么多老
百姓喜欢它了？”他反思，“我做的
面人能送大使，能送外国的元首，
为什么不能送给中国老百姓？”

于是，他将镜头对准了身边的
普通劳动者：深夜加油站耐心教他
使用加油券的大姐、胡同里的粪车
操作工、咖啡师、快递员、抗战老
兵……他为这些无名者塑像，创作
掏粪工面塑时，他特意观察了工人
的动作细节：“管子的弯曲角度、手
套的磨损痕迹，都是必须还原的细
节。”在快递员面塑的创作中，他记
录下收件人签收时的微笑、电动车
电池的充电状态，甚至快递箱上的
物流标签。这些细节的捕捉，让作
品超越了单纯的技艺展示，成为社
会生活的切片。这个系列他已创作
半年，目前做到了第八个，他计划
未来为这个系列做一个完整的展
览，把他记录下来的普通劳动者们
都邀请过来当“一日馆长”。

“传统面塑以王侯将相为主，我
爷爷捏一些没有名字的人……他把
创作赋予了普通人，这是他关切的
群体。”郎佳子彧说，这个系列让自
己找到了“时代命题”，“这就是以
人民为中心的文艺。”

非遗的现代与未来

尽管个人取得了不少成绩，郎
佳子彧对“面人郎”面临的系统性困
境仍有着清醒的认识。2020 年初，
郎佳子彧的事业刚起步，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财务困境。他回忆道：“公司
账上没钱了，交不出房租，发不出工
资。”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他不得不
从个人账户向公司借款，硬撑过那段

“濒临崩溃”的时期。
“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人才储备

不足。”他直言不讳，“我的祖辈把
我培养出来，社会上的什么位置需
要我呢？”最终，他选择了创业。尽
管通过与李宁等品牌合作，实现了
单件作品四五万元的售价，但每月
仅能卖出两三个作品的销售数据，
依然说明了非遗市场的小众属性。

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只有创
造出需求，才能让传承延续下去。因
此，他将大量精力投入自媒体，逻辑
是“先培养观众，别着急卖东西”。

郎佳子彧的工作室仅有三四名
员工。业务板块清晰：一部分是自媒
体内容，一部分是品牌商业合作，还
有一部分是非遗文化产业项目，如展
览策划、作品数字化建档等。他曾投
入上百万元为爷爷的作品进行3D扫
描数字建档，为的是“未来有一天可
能面人保存不下去了，还得让后人知
道以前它是什么样子的”。

刚满30岁的郎佳子彧，回顾自
己当年对父亲立下的“军令状”，

“无论我做得怎么样，我敢保证我没
有偷过一丝丝的懒……无论如何，

‘面人郎’还活着。能活下来，就比
之前更强了。”

面向未来，他的目标超越了家
族传承。“我希望即使儿子不传承，
这个事情也不会消亡。”他希望能为
更多手艺人创造一个健康的创作生
态，打造更丰富的商业模式，支持
手艺人用自己的才华换取社会价值。

“振兴非遗，终究不是一人一时
能够做到的事情。”这是郎佳子彧实
践至此的领悟。只有当整个社会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达到一定层面
时，传统手工艺的复兴才能真正实
现。郎佳子彧正以自己的方式，加
速这一天的到来。

在郎佳子彧的工作室里，摆放
着科比的海报、玉皇庙二十八星宿
的面塑复刻，以及那些新时代劳动
者的塑像。有些时候，他或许觉得
自己就是哆啦 A 梦，驾驶着时光
机，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指尖
上，那团小小的面，连接着祖辈的
荣光、父辈的孤守，也塑造着属于
这个时代的、鲜活的中国面孔。

环球人物

国旗护卫队队员。

粪车操作工。

项羽

郎佳子彧：
在面团中捏出时代的面孔在面团中捏出时代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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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永的作品。


